
日本妇女在侵华战争中 

具有“受害者"与“力口害者"的双重身份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立祥、韩立娟在 

《日本妇女与侵华战争》一文中指出：战时，部分 日 

本妇女既饱尝了饥饿、贫困和亡夫丧子之痛，又通 

过“支前”等实实在在的工作盲从了统治阶级发动 

的侵略战争。这些 日本妇女是带着 “受害者”与 

“加害者”的双重身份走进侵略战争的。在 日本右 

翼势力蠢蠢欲动的当前形势下，如实指出这部分日 

本妇女盲从侵略战争之事实并剖析隐藏在这一行 

动背后的动力因素，对避免历史悲剧重演，重新认 

识 日本民众与侵华战争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作者指出：战时日本妇女对侵略战争的盲从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1．鼓励儿子或丈夫参军参战。为侵略战争提供 

充足的兵员 

将儿子或丈夫送上侵略战场并“祈战死”、盼 

其“勿生还”的 日本妇女，早在甲午战争和 日俄战 

争期间既已出现，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不仅队 

伍蔚为壮观，所谓“感人事迹”亦俯拾即是。一位 

几个儿子都死于侵略战场的普通妇女，竞对安慰自 

己的人说：“我不哭 ，是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孩子；我 

落泪，是因为我再也没有儿子可以送上战场了。”当 

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晚年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侵 

华老兵东史郎，在日记中这样记述了母亲送 自己出 

征的情景：1937年“9月 1日，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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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告别。我们在旅馆的楼上见面了。母亲很冷静， 

重一也很冷静。接着，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 

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 

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 
一 个没有关系。’接着，她送给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 

首。母亲的话让我多么高兴啊。我觉得母亲特别 

伟大，没有比这时更知道母亲的伟大了。于是我在 

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我的生母就 

是这样笑着和我告别的，谈话冷静，并鼓励我毅然 

赴死。”这是在没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来 自生身母 

亲的鼓励。类似来 自至亲的激励，直接强化了日军 

官兵为天皇的“圣战”效死疆场的极端心理，也大 

大加深了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战争加害。九一八 

事变后的 1931年 l2月中旬 ，大阪步兵第 37联队 

的井上清一中尉，准备告别新婚妻子井上千代子出 

征“满洲”。时年21岁的千代子为了让丈夫全身心 

投入侵华战争，竟在其动身的前一天夜里偷偷刎颈 

自杀。她在遗书中写道：“我的夫君啊，为妻心中充 

满了无限的喜悦!若问我喜从何来，这便是能够在 

丈夫出征前高兴地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您就没有一 

丝牵挂了!⋯⋯请为祖国效命于战场吧!”翌 日清 

晨，井上清一将妻子的后事托付给家人料理，自己 

按计划登上了开往“满洲”的军舰。井上千代子只 

是一名普通妇女，然其“感人事迹”经统治阶级放 

大宣传而在El本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喧嚣狂热之余更有好事 

妇女发起成立了“大阪国防妇人会”。1932年3月 

18日，在大阪市第五小学举行了“大阪国防妇人 

会”成立大会。与会者发出“巩固的国防需要后方 

妇女和男人并肩合作”之口号，号召全市妇女“走 

出厨房和家庭，奋起保卫国家”。“大阪国防妇人 

会”一经成立，立即引起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等军政 

要人的重视，酝酿将这一地方性妇女团体扩大为全 

国性妇女组织。同年 1O月 24日，在东京白木屋礼 

堂举行了有 700多名妇女参加 、多位陆海军高官出 

席的大型集会，正式将“大阪国防妇人会”更名为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自此，有越来越多的日本 

妇女置身于这一军国主义妇女团体而成为侵略战 

争的“协力者”。今天供奉在靖国神社里的战争 

“亡灵”有246万余尊，其中“靖国之母”和“昭和烈 

女”就占了7．5万余尊。 

2．踊跃参加后方“支前”工作，为侵略战争提 

供物质保障 

战时日本妇女的“支前”工作，主要通过参加 

军国主义妇女团体有组织地进行。其“支前”工作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通过投身“产业报国运动”，为侵略战争 

提供军需物资。据统计，仅在军工企业工作的日本 

妇女．1944年为400万人，1945年增至600万人。 

其次，通过参加各种实实在在的助战活动，为 

侵略战争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她们除走进 

工厂投身“产业报国运动”外，还走上社会参加一 

系列支持“国策”运动。诸如，响应政府“国民精神 

总动员”号召，积极参加“后方家庭强化运动”、“家 

庭节约运动”、“女性储蓄运动”、“资金募集运动”、 

“资源回收运动”、“军机捐献运动”、“大陆花嫁运 

动”、“非常时期女性训练新高潮运动”等一系列妇 

女“报国”运动，以缓解战争物资和资金的不足，为 

战争政府“分忧解难”。具体包括：“停止美容烫 

发”，“剪掉和服长袖”；举行提灯游行，祝贺前线 

“大捷”；送迎官兵 出征和“凯旋”，祈愿“武运长 

久”；缝制“千人针”腰带，为士兵“壮行”；向前线邮 

寄慰问信和慰问袋，鼓励官兵“英勇杀敌”；救治伤 

残军人，使之获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慰借；慰问和 

救助身边军属，解除前线官兵的后顾之忧；安葬战 

死者遗骨和为其扫墓，让“英灵”早日安息；捐献羊 

毛和捐造飞机，直接提供战争物资和杀人_T具；充 

当“满洲花嫁”(即“满洲新娘”)，直接效力于殖民 

地统治，等等。 

3．积极创作助战文学作品和国策电影，为侵略 

战争制造舆论氛围 

在政府实施“思想战”、“舆论战”、“文坛总动 

员”的过程中，包括女作家、女诗人、女记者、女演 

员 、女教师等在内的部分日本知识女性，通过笔和 

口加人了赞美战争的大合唱。尤其由作家、诗人、 

记者组成的“笔部队”，发挥了“枪部队”无法替代 

的特殊作用。 

首先，亲赴前线考察并撰写“从军记”等战地 

报告，鼓舞国民和军队士气。吉屋信子是最早开赴 

中国战场进行战地慰问和考察的女性作家之一。 

1938年 10月，她率先发表华北战场战地报告—— 

《捷足先登：问题交集的满苏边境，战祸连绵的张鼓 

峰》，发挥了“鼓舞官兵旺盛斗志之效果”；而刊登 

该文的《妇女之友》杂志社社长，为此收到了多份 

来自前线将领的感谢电。同年底，吉屋被遴选为武 

汉会战“笔部队”成员随军考察，又在《妇女之友》 

12月号上发表了配有照片的《汉 口攻略从军记》、 

《吉屋信子 ·小岛政二郎 ·菊池宽：三从军作家献 

给全体国民的热血手记》等作品。1942年，吉屋又 

随军前往东南亚考察，发表了《法印 ·泰国从军记： 

十二月八 日的法印》等文章，成为红极一时的大众 

小说作家和“国策推进”最得力的人物之一。正是 

在吉屋信子的影响下，冈田祯子、堤千代等女性作 

家也纷纷加入了赞美侵略战争的大合唱。 

其次，在后方炮制国策电影和战争文学，制造 

“举国一致”支持战争之氛围。电影方面，由原节 

子、高峰三枝子等演员出演的《二人世界》(1940 

年)、《户田家的兄妹》(1941年)、《绿色大地》 

(1942年)、《青春的气息》(1942年)、《夏威夷 ·马 

来海战》(1942年)、《冲向决战的天空》(1943年)、 

《愤怒的大海》(1943)等国策电影，收到了“电影就 

是炮弹”之效果，“对把出征士兵引诱到战场上来 

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说方面，女作家们或将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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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宣传为“圣战”，以煽动国民的战争狂热，或将 

日军暴行美化为“勇敢”，以激励 日军的杀伐恶行， 

其作品完全违背了“真”、“善”、“美”文学创作原 

则，是赤裸裸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宣传品。诗歌方 

面，创作出类似“吾子承蒙我大君之召唤是何等幸 

福”(神村照子)、“身为女人之躯的草莽臣民之热 

血同样气吞水火”(远山英子)等诗句的女诗人，也 

不在少数。1932年，著名女诗人与谢野晶子为响 

应政府“振兴国民精神”之号召，她撰文歌颂在上 

海一二八事变中涌现出来的所谓“肉弹三勇士”的 

“非凡忠烈”之举，号召日本国民“必须具有三勇士 

一 样的勇气”。该文对 日本“从大正民主主义走向 

军国主义发挥了巨大的舆论作用”，以至被日本学 

者评价为“女性文学家参与战争的第一号人物。” 

作者分析导致部分 日本妇女盲从和协助了统 

治阶级发动的侵略战争，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的 

因素共同作用所致。 

1．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心理驱动 

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是一种类似于宗教 

感召的观念意识 ，它比一般的政治学说更具有煽动 

性和迷惑力，它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形成及其历史进 

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政府长期强化这一思 

想观念的结果，必然滋生“大和民族优秀论”与“其 

他民族劣等论”这一种族差别意识，必然产生“自 

我认识”与“他者认识”的严重偏差，必然派生出岛 

国集团劣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必然左右日本国民 

的心理归向和造成大和民族群体向某一特定 目标 

突进的心性。换言之，只要是天皇的意愿或冠以天 

皇的名义，日本人就会视为“神”的召唤，举国一致 

予以响应。这是导致包括妇女在内的部分 日本国 

民盲从和协助所谓“圣战”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 

学者若祝泰雄曾就此深刻指出：在神国观念和天皇 

崇拜思想的影响下 ，“日本国民都处于一种集体精 

神错乱的状态，投入到了缺乏自知之明的侵略战争 

中．⋯⋯我对日本国民的非理性和非良心性不能不 

深感耻辱。⋯⋯那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天皇 

制。我坚信：只有废除天皇制，中国人民才算是彻 

底追究了那场战争的真正的加害者，另一方面，日 

本国民也才能够从天皇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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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到那个时候，真正的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 

友好才能实现。” 

2．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的灌输毒化 

为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以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 

明治政府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包括女子教育，因此学 

龄女童的入学率不断提高。据统计，女童入学率 

1878年为 23．5％，1888年为 3O．2％，1898年为 

53．7％，1908年为 96．9％，1912年为 97．6％。时 

至明治末期，女子中学和女子大学亦纷纷建立。 

1893年高等女校只有 28所，学生数仅为 3020人； 

1912年高等女校增至209所，学生数增加到 64871 

人。随着大中小学校女生毕业人数的增多，国家主 

义和军国主义教育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 日本妇女 

的思想和行动。1890年 l0月 30日以明治天皇名 

义颁布的《教育敕语》，不仅把“天皇之德化，臣民 

之忠诚”确定为“国体之精华”和“教育之渊源”，而 

且将教育 目标统合到“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 

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一军事 目的上来。为此，要 

求女子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都要在校园内建立安 

放《教育敕语》誊写本和悬挂天皇照片的“奉安 

殿”，教师和学生每天到校、离校时都要向“奉安 

殿”行鞠躬礼；遇有庆典，要求学生朗读《教育敕 

语》，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升“日之丸”旗，唱“君 

之代”歌，等等。自此，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日本教 

育便沿着培养天皇“忠良臣民”的歧途前进。 

时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敕语》的基本 

精神被一以贯之继承下来，具体体现在前述文部省 

编发的《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以及《战时家庭 

教育指导要项》等“家族国家的经典”中。战时13 

本军国主义女子教育，主要围绕“勤劳”和“母性” 

两个方面展开。前者针对的是在校女学生和未婚 

女子，主要通过“勤劳奉献”和参加“产业报国运 

动”来进行；后者针对的则是已婚妇女，主要围绕稳 

定家庭、生育和教育孩子来展开。1930年 12月， 

文部大臣发布《关于家庭教育振兴令》、文部省次 

官发布《关于妇女团体之设置及活动通报》，号召 

“振兴家庭教育”，“促成妇女团体之奋斗”，“唤起 
一 般妇女之自觉”。1941年4月，将“小学校”改称 

“国民学校”，下设“母亲班”，双管齐下对母亲和子 



女进行军国主义教育。1943年9月，政府发布《促 

进女子勤劳动员令》，提倡以女学生和未婚女子为 

主结成“女子勤劳挺身队”，积极投身“勤劳奉献运 

动”和“产业报国运动”。1944年 8月，先后发布 

《学徒勤劳令》、《女子挺身勤劳令》，动员女学生进 

入军工厂劳动奉献，学校逐渐工厂化。结果，所有 

日本家庭成了天皇“忠良臣民”的训练所，所有 日 

本妇女成了“灭私奉公”、“尽忠报国”的模范。她 

们多数从 自己的“小家庭”走向国家这个“大家 

庭”，对战争政府的指令无条件服从，对战争的“正 

义性”深信不疑，坚信自己的“支前”努力以及将男 

性亲人送上前线天经地义，对至亲之死无怨无悔。 

3．媒体的错误诱导和政府的高压统制 

日本发动的“总力战”要求各行各业为侵略扩 

张服务，言论出版界也不例外。法西斯政府通过颁 

布《言论出版集会临时取缔法》、《出版法》、《报纸 

法》等一系列战时法律，将报纸、杂志、广播等媒体 

全部纳入战争轨道，封杀一切进步思想以集中灌输 

军国主义，诱导和驱使更多的日本国民为侵略战争 

卖命。这就使主要通过这些媒体获取信息的 日本 

妇女，因每天接触美化侵略战争和掩盖战争暴行的 

虚假报道而失去了对战争是非的判断力，很难了解 

战争真相和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战争剧痛。例如，九 
一 八事变爆发后，《东京新闻》等报纸连篇累牍报 

道小学生为捐造飞机而节约每一枚铜板、女学生用 

血书勉励军人作战等所谓“感人美谈”；一二八事 

变爆发后，《大阪朝日新闻》等报纸盛赞所谓“肉弹 

三勇士”及其身后j位“军国之母”的“英雄事迹”；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茨城新闻》等报纸讴歌藤田 

多美子为激励飞行员出征而投井 自杀的“尽忠之 

举”⋯⋯随着战局扩大，报纸、杂志和广播对“军国 

之母”、“军国之妻”的介绍迅速增多，极尽煽动国 

民战争狂热之能是。其中，专门以妇女为对象的女 

性杂志发挥了特殊作用。战时影响较大的妇女杂 

志，主要有《主妇之友》、《妇人俱乐部》、《新女苑》、 

《妇人画报》、《妇人公论》、《女性往来》、《女学 

生》、《日本妇人》、《女性展望》等。《主妇之友》从 

九一八事变起刊登助战文章 ，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后 

火药味渐浓，类似《南太平洋之战与妇女之觉悟》、 

《遭受了空袭怎么办》以及歌颂山本五十六大将的 

文章，大量出现在该杂志上。 

在进行舆论诱导的同时，法西斯政府还对包括 

妇女在内的日本国民进行了高压统制。如前所述， 

“总力战”要求动员国家一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为战争服务。由《罔家总动员法》、《治安维持法》、 

《治安警察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战时法律 

构筑的高压统制，“不仅殃及宣传领域，也殃及个 

人”；不仅对男性“思想犯”进行了毛骨悚然的折 

磨，也使少数反战“妇女遭受了残酷的凌辱”；不仅 

无产阶级妇女运动被窒息，也使资产阶级妇女运动 

遭受沉重打击。这是造成多数 日本妇女屈从战时 

体制，未能掀起亚洲人民所期待的妇女反战运动的 

重要原因。 

[卢彦名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1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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